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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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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
古史上极为耀眼的名字。

1959 年 夏 ， 知 名 史 学
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
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
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
文化探索序幕由此拉开。

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
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室建
筑群和宫城、最早的青铜礼
器 群 、 最 早 的 国 家 级 祭 祀
场、以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
石器制造作坊为代表的最早
的 官 营 作 坊 区 ……60 多 年
来，几代考古人通过艰苦卓
绝的持续发掘和研究，为我
们绘得一幅宏伟画卷：距今
3800 年前后，陶寺文化、石
峁集团等纷纷衰落，二里头
文化崛起。这座在河洛交汇
之地建立的大型都邑，被普
遍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
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
生。

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至
今，薪火相传的考古工作者
不仅将“中国最早的王朝”
再现于世，更见证了中国考
古学自成气派的发展历程。
而 国 家 文 物 局 近 日 公 布 的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
中，二里头遗址的重要考古
新进展为揭示史前与夏商城
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再添
新证，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
引向更深入。

悠悠二里头，殷殷华
夏情。

小小二里头，大大有
说头。自从我知道了二里
头这个地方曾经是夏王朝
的都邑所在，就对二里头
的考古发掘魂牵梦绕，结
下了挥之不去的二里头情
结 。 特 别 是 2019 年 、
2022年分别陪同刘奇葆副
主席和刘新成副主席到河
南调研历史文化大遗址保
护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两次造访二里头，并
参观二里头遗址公园和考
古文物博物馆之后，心中
油然而生的那种对“二里
头文化”和“夏文明”的
礼敬、好奇、牵挂、期待
之情，就再也难以割舍和
忘却。当时，我是何等的
兴奋和自豪：我们中国之
所以被称为“华夏”，不
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
建立起强大而昌盛的夏王
朝并长期屹立于世界东方
而使然吗！辉煌灿烂的五
千年中华文明链条之所以
没有断裂，不也是因为有

“夏文明”的承上启下
吗！仅凭这些，二里头考
古发掘被列为“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的四大重点项
目之一，就当之无愧。由
此想来，二里头考古发掘
该是多么有意义、有价
值。

曾几何时，西方有些
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是否真
实存在一个夏王朝提出质
疑，国内也有人附和。之
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有
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中的争
鸣因素，也不排除有不健
康的思想情绪作祟，但从
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我们
缺少更多更过硬的历史实
证。二里头考古发掘的一
系列重大新发现，则对夏
王朝的真实存在提供了新
的强有力的实证。

小小二里头，细说有来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
偃师区的二里头，原本是伊、洛河冲积平原上一座
极为普通的小村落。自从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
先生依文献线索寻找“夏墟”在此意外发现重要遗
迹之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便一代接一代地在这
里演绎着追溯“夏文明”的漫漫探寻之旅。经过
60多年的艰辛努力，特别是2002年春，国家把二
里头夏都邑遗址发掘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
大重点项目以来，二里头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进展
和收获，二里头也随之名扬四海，蜚声中外。近又
欣闻，在 9 月 16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又公布了二里头
考古发掘的多项新发现。这些新的发现连同之前的
所有发现都共同证明，二里头文化遗存非夏王朝莫
属。特别是许多经碳-14测定的数据，也把这些遗
存年代集中指向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
这当然要远早于商代。由此可以断定，二里头遗址
确系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夏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
的真实存在。

小小二里头，确实有说头。二里头的考古新发
现不仅为实证夏王朝的历史存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
的新佐证，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的文明
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 27日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
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
关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
有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提出了文明的新定义，指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
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
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
家。简洁地说，就是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最
典型的标志。关于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国
际学术界坚持的是“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
术和城市。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
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色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
实际，则提出了我们的三条标准：一是生产发
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级
分化；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文明标准不仅
适合中华文明，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文明
虽各有其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
明方面则是共同的。二里头考古发掘获得的大量
历史资料和实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小小二里头，时时挂心头。过往的奉献，让我
们对其充满敬意和深情。未来的产出，更让我们满
怀牵挂和期待。二里头的考古发掘成果已为实证我
国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
史，特别是夏王朝文明史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但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工作还远未结束，二里头的重
要历史遗存也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今后，二里头考
古发掘还会发现什么、证明什么，都会更加令人期
待。

小小二里头，好戏在后头。五千年中华文明的
探源仍然在路上，我们对夏文明的探寻和认知也需
进一步往深里走。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夏王朝的真实
存在，更充分地揭示夏文明的丰富内涵，更全面地
展现夏文化的辉煌灿烂，还有待更多更新更有价值
的考古发现。我们坚信，未来的二里头考古发掘一
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更多更有价值的新成果一定会
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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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这些
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
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

作为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个
世袭制朝代，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
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夏王朝
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几十年
来，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
进，夏王朝的面目渐渐清晰。

记者：二里头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最
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在您看来，其对探
源中华文明有什么意义？

赵海涛：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是成熟的文明形态，进入了王朝国家阶段，是向
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最重要起点和标尺。
因此，二里头遗址以及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
地位。

记者：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体现在哪
里？

赵海涛：我们通过60多年的持续发掘和研
究可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
址，是研究中国王朝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
界的关键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
横空出现过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
文化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
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
入王朝文明阶段。二里头文化以高度发达的控制
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3800～3500年前后
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与此
同时，其他区域多进入文化和社会的衰落时期，
二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
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
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记者：正如您所言，二里头这一划时代的变
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
国”的基础。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许多制度层面的建树是
史无前例的。例如，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
制度，以中型墓葬为代表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
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青铜兵器群、
玉质礼器群、玉质兵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
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
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国家
已经出现。

二里头文化这些具有高度辉煌王朝气象的创
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继承，并对周边文化产
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
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
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这个话题越来越引人
关注。我们想知道您对此的看法。

赵海涛：我赞同我们考古所杜金鹏先生“二
里头都邑是‘最早中国’”这一观点，他的理由
如下：

第一，见于最早明文记载。西周青铜器《何
尊》铭文明确指洛阳平原是“中国”所在。在西

周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国就是夏王国。几十年来的
“夏文化”探索表明，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
化。

第二，最早突破龙山时代区域文明的羁绊。在
山东的龙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齐家
文化和北方的陶寺文化等盛极一时，但最终并未形
成超越自我成为更广泛区域之中心文化的同时，伊
洛、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却广纳四邻文化精粹，升
华为广域文化中心。

第三，对周边区域文化形成最大文化辐射效
应。二里头文化虽然是广域文化中心，但其四周还
分布若干区域性文化单元，二里头文化与它们均存
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远距离传播，如东南之江淮地
区、南方之江汉地区、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
洮流域、北方之赤峰地区，都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
的踪迹。而其他周边文化则无一能及。

第四，与商周文明有直接传承关系。考古学研
究表明，商、周从方国入主中原建立商、周王国，
而商王国直接建立在夏王国的基础之上，此后的周
秦汉唐一脉相承。因此，二里头夏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正统源头。

第五，龙崇拜的正宗源头。二里头发现了大量
龙形象文物，尤其是出土于贵族院落内的大型绿松
石龙形器，被誉为“中国龙”。尽管龙形象已见于
此前较广泛区域的史前遗址，但皆不及二里头的龙
与后代龙形象关系直接、密切。

记者：二里头如此具有王朝气象，且被考古学
者认为主体属于夏文化，那么，能确定它就是夏都
吗？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涉及考古学
与文献史学的关系，需要从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两方
面去说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都是为了复原、研究
古代社会历史，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都是复原与研
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通过从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
等多方面进行论证，“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
城的遗址，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是目前为止关于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历史属性的最佳表述。

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

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
进，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
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
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有了越来越具体
确切的答案。最新公布的二里头遗址
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
的结构布局，为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
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
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记者：二里头遗址有很多开创性的成就，您能
帮我们将这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具象化吗？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
不仅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还是一
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大型都城遗址。

其中心区至少存在两纵、两横4条道路，每条
道路宽10-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
的井字形，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
线，形成多网格式的宏大格局。宫殿区居于核心，
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
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
谨、规整的规划，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
心的高度集中，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

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记者：本月 16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新进展工作会，在公布二里头遗址最
新考古发现时称“进一步明确了多网格式城市布
局”。这种网格状布局透露出什么信息？

赵海涛：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
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
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
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都邑布局的这些史无前例的新创造，多被后世
继承，体现了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及对
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
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记者：很多人都是通过 20 年前出土的那件绿
松石龙形器认识二里头的。这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
新发现吗？

赵海涛：2020年至2021年，我们首次在祭祀
区以西、遗址西北部都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
陶遗存。这些遗存包括陶窑、存泥坑、泥坯、烧
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等修整
工具，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

在遗址西北部还发现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
存。发掘出土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
片，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 20
倍，仅其中一个灰坑就发现了近200片带漆陶片，
实属罕见，这一区域近旁可能存在漆器加工作坊。

此外，在宫城西南角，我们还发现了近百平方
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
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

制陶、骨角器加工作坊和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
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这些是手工业
考古和城市布局研究的重要突破，为研究二里头王
都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以及手工业加工的技
术、流程、组织、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
方米，四代考古队长63年只发掘了
总面积的 1.7%。按照赵海涛的计
算，以目前发掘速度看，二里头遗址
全部发掘完成，需要数千年。因此，

“它的发掘，不是百年大计，是千年
大计。”

记者：2002 年，您硕士论文答辩一结束，就
被当时的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老师邀请来队工
作，并且主持了 2014 年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20
年来中国考古事业取得很大发展，身处其中，您肯
定体会颇深。

赵海涛：确实，近年来考古事业的工作环境、
条件有很大改善，因此发掘成果、资料出版、研究
论著都有很大发展。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对
二里头遗址布局形态及历时演变过程的探索，20
年来，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及成因、遗址
的宏观布局大势及历时性变化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认
识。

工地发掘每年都有新进展，我的主要活动半径
仍是从工作站到工地，谋划和推进整体进度。

记者：二里头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一角，
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如您所说，60 多年来的考
古发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
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

赵海涛：对，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持续了60
多年，虽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早期王朝景
象，但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7%，还有大量的
空白地区等待继续发掘，大量问题有待广泛、深入
研究。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遍关心的，二里头这么
大的都城，目前只发现了宫城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
墙，300余万平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
壕沟等防御设施？还有，目前已发现的墓葬、器物
等还都不是最高等级，与都城的规格不对应，接下
来这也是重要的探索方向。

记者：能透露下一步的发掘研究计划吗？
赵海涛：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科学制定勘探、发

掘、研究规划，优先关注最能体现二里头价值和意
义的核心、关键问题，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中心区
的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外围防御设施的情
况、祭祀遗存、网格差别等，寻找王陵级大型墓
葬、水环境系统，探索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各级
聚落的深入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大问
题。

此外，还要加大与其他学科合作，提高科技参
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全面、
深入揭示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提供重要支
撑。通过科技分析，解决二里头时代的自然背景、
经济基础、科技水平、资源来源、交往范围、控制
网络、统治方式、社会关系等重要问题。

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
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我相信，随着工作理念、思路
的拓展，更多学科参与以及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
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的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
泛和精细程度越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生活面貌的
了解可能会超出原有的想象，二里头对中华文明进
程的价值和作用将更加凸显。

二里头：史无前例的王都
——专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赵海涛

本报记者 王慧峰

9月16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4项重要考古成果。图为2022年8月拍摄
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首次精细发掘的制骨作坊遗迹。

国家文物局供图


